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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在
意
大
利
十
來
天
特
色
之
旅
，
跟
隨
松

露
獵
人
和
松
露
獵
犬
上
山
採
挖
黑
松
露
、

遊
走
島
嶼
小
鎮
、
登
上
日
本
動
畫
大
師
宮

崎
駿
受
到
啟
發
的﹁
天
空
之
城﹂
，
確
是

一
次
新
的
體
驗
。

雖
然
意
大
利
為
防
恐
襲
，
軍
警
在
旅
遊
區
布

防
頗
為
緊
張
，
但
遊
客
一
樣
輕
鬆
自
由
行
。
香

港
人
尤
愛
米
蘭
、
羅
馬
、
威
尼
斯
等
著
名
城

市
，
除
了
欣
賞
藝
術
之
外
，
購
買
意
大
利
名
牌

更
是
樂
趣
之
一
。

現
逢
歐
元
匯
率
低
，
加
上
有
退
稅
優
惠
，
是

折
上
加
折
，
比
起
匯
率
最
高
時
，
應
該
有
五
六

折
之
多
。
同
行
朋
友
已
有
長
長
的
購
物
名
冊
，

買
得
興
奮
，
我
們
湊
個
興
，
也
選
了
一
兩
個
包

包
，
殊
不
知
排
隊
付
錢
，
竟
排
了
一
個
鐘
之

久
。意

大
利
售
貨
員
手
腳
慢
，
又
要
辦
退
稅
表
，

加
上
中
國
大
豪
客
不
少
，
一
買
就
幾
大
袋
，
還

有
一
些
內
地
女
孩
子
，
一
個
人
排
隊
，
一
到
付

款
時
，
幾
個
朋
友
一
擁
而
上
，
打
開
手
機
的
照

片
，
讓
收
款
員
逐
一
去
找
貨
，
不
慢
才
怪
哩
！
排
在
他
們

後
面
只
好
乾
着
急
。

在
威
尼
斯
小
街
小
店
，
也
充
滿
中
國
人
的
歡
聲
笑
語
。

有
人
說
，
威
尼
斯
的
城
市
發
展
，
與
香
港
的
歷
程
是
很
相

似
的
，
兩
者
都
是
商
埠
，
隨
着
鄰
近
地
區
交
通
變
化
，
昔

日
單
一
進
出
口
貿
易
衰
退
，
繁
榮
受
到
挑
戰
，
威
尼
斯
刻

意
發
展
旅
遊
，
以
旅
遊
支
撐
城
市
經
濟
，
雖
然
威
尼
斯
受

水
浸
困
擾
，
但
仍
在
努
力
發
展
旅
遊
；
反
觀
香
港
，
雖
有

地
利
，
卻
拒
絕
遊
客
，
也
正
面
臨
水
浸
︵
水
浸
眼
眉
︶
之

擾
。
作
為
香
港
人
，
在
意
大
利
消
費
，
真
是
別
有
一
番
滋

味
在
心
頭
。

我
們
在
羅
馬
有
五
十
年
歷
史
的
中
餐
館﹁
龍
鳳
樓﹂
午

膳
，
與
來
自
香
港
的
老
闆
聊
天
，
他
在
意
大
利
經
營
中

餐
，
異
地
打
拚
，
全
憑
個
人
奮
鬥
，
遇
上
了
上
世
紀
七
八

十
年
代
中
餐
飲
食
潮
流
的
好
風
光
，
今
天
守
護
他
的
中
餐

館
的
同
時
，
對
香
港
政
治
生
態
瞭
如
指
掌
，
他
第
一
句
就

說
：﹁
你
們
香
港
人
有
理
想
、
無
理
智
，
一
味
搞
政
治
抗

爭
，
那
些
大
學
教
授
、
學
生
領
袖
個
個
有
外
國
護
照
，
搞

亂
了
香
港
，
誰
來
承
受
？﹂
這
位
羅
馬
中
餐
館
老
闆
，
可

謂
一
語
中
的
。

意國新體驗

︽
紅
樓
夢
︾
是
中
國
人
最
拿
得
出
手
的
文

學
經
典
。

因
為
有
了
這
本
書
，
我
們
可
以
自
豪
，
甚

至
略
帶
虛
榮
地
和
西
方
人
談
論
文
學
。

但
我
們
真
的
讀
懂
了
這
本
清
朝
落
魄
文
人

曹
雪
芹
寫
的
長
篇
小
說
嗎
？

前
幾
天
，
看
見
有
人
發
表
文
章
，
指
責
洋
人
誤

讀
了
我
們
的
國
寶
︽
紅
樓
夢
︾
，
言
之
者
據
說
有

如
下
證
據
，
比
如
說
洋
人
把﹁
襲
人﹂
翻
譯
成
了

﹁
襲
擊
男
人﹂
，
黛
玉
的
名
字
中
含
有﹁
放
蕩
的

女
人﹂
之
意
，
因
此
那
位
學
者
把
西
方
人
一
股
腦

兒
地
劃
入﹁
誤
讀
者﹂
之
列
，
認
為
他
們
糟
蹋
了

中
國
人
這
部
名
著
。
當
然
言
下
之
意
，
也
表
明
只

有
他
是
唯
一
讀
懂
的
人
。

這
裡
且
不
說
這
位
學
者
有
沒
有
真
的
讀
懂
︽
紅

樓
夢
︾
，
但
他
加
給
外
國
翻
譯
家
的
那
些
帽
子
，

在
我
看
來
實
在
是
有
些
苛
刻
了
。

其
實
不
要
說
外
國
人
，
即
使
是
中
國
人
，
究
竟

有
幾
個
人
讀
懂
︽
紅
樓
夢
︾
呢
？
這
實
在
是
個
疑

問
。不

說
別
人
，
但
說
那
些
如
雷
貫
耳
的
大
師
們
。

對
︽
紅
樓
夢
︾
的
諸
多
評
語
中
，
流
傳
最
廣
的
無

疑
是
魯
迅
先
生
的
那
段
話
，
他
認
為
：﹁
經
學
家

看
見
︽
易
︾
，
道
學
家
看
見
淫
，
才
子
看
見
纏

綿
，
革
命
家
看
見
排
滿
，
流
言
家
看
見
宮
闈
秘

事
…
…﹂
還
有
比
魯
大
師
更
牛
的
人
，
當
然
就
是

偉
大
領
袖
毛
澤
東
了
，
他
從
書
裡
面
看
出
了
階
級

鬥
爭
，
他
老
人
家
曾
說
：﹁
賈
寶
玉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第
一
大

革
命
家
。﹂
而
且
賈
寶
玉
最
革
命
的
就
是
最
後
出
了
家
，
所

以
他
老
人
家
除
了
喜
歡
曹
雪
芹
外
，
還
順
帶
喜
歡
高
鶚
。
新

紅
學
的
奠
基
人
胡
適
先
生
，
則
發
明
了﹁
紅
樓
考
據
學﹂
，

並
且
和﹁
索
隱
派﹂
的
蔡
元
培
先
生
爭
得
不
可
開
交
。

可
見
中
國
人
從
來
都
是
把
︽
紅
樓
夢
︾
當
作
政
治
、
歷

史
、
經
濟
、
經
學
等
文
本
看
。

就
是
從
來
沒
有
把
︽
紅
樓
夢
︾
當
作
小
說
看
，
所
以
每
隔

幾
年
就
會
出
現
找
到
真
正
賈
府
的
新
聞
，
活
活
地
把
虛
構
的

作
品
當
成
了
確
鑿
的
歷
史
。

所
以
如
果
說﹁
誤
讀﹂
，
真
正
的
誤
讀
是
中
國
人
自
己
，
因

此
外
國
人
把
黛
玉
翻
譯
成﹁
黑
色
的
玉
︵Black

Jade

︶﹂
，

好
像
也
沒
有
大
錯
。
至
於
那
位
學
者
怎
麼
從Black

Jade

中
讀

出
了﹁
放
蕩
的
女
人﹂
，
還
真
無
從
考
查
，
倒
好
像
跟
魯
迅
先

生
說
的
道
學
家
有
點
接
近
。
再
說
，﹁
花
香
襲
擊
一
下
男
人﹂

似
乎
也
不
是
什
麼
太
大
的
謬
誤
，
我
估
計
外
國
人
翻
譯
紅
樓
人

名
，
不
用
音
譯
，
都
用
意
譯
，
大
概
也
是
中
了
中
國
人
的
毒
，

因
為
紅
樓
人
名
都
含
有
太
多
的
隱
喻
，
比
如﹁
賈
雨
村﹂
就
是

﹁
假
語
村
言﹂
、﹁
賈
政﹂
就
是﹁
假
正
經﹂
、﹁
甄
士
隱﹂

就
是﹁
真
事
隱﹂
。
你
瞧
，
給
人
家
留
下
這
麼
大
的
攤
子
，
人

家
怎
麼
收
拾
？
洋
人
也
要﹁
信
達
雅﹂
，
只
能
這
麼
笨
拙
地
處

理
，
責
任
完
全
在
中
方
。

但
這
件
質
疑
事
件
，
最
大
的
價
值
不
在
於
對
︽
紅
樓
夢
︾

英
譯
本
完
全
不
靠
譜
的
指
責
，
而
在
於
對
中
國
文
化
怎
麼
走

出
去
的
焦
慮
。
中
國
人
愈
來
愈
感
受
到
在
文
化
進
出
口
上
的

﹁
逆
差﹂
，
我
們
天
天
讀
西
方
翻
譯
小
說
，
幾
乎
說
拗
口
的

洋
名
比
說
中
文
名
更
順
溜
了
，
甚
至
時
尚
人
士
都
以
取
一
個

洋
名
為
榮
。

可
是
我
們
的
小
說
有
幾
部
介
紹
出
去
了
呢
？
有
幾
個
外
國
人

知
道
我
們
的
四
大
名
著
？
那
位
學
者
很
着
急
的
支
招
，
認
為
要

幫
西
方
學
者
做
好
工
作
，
讓
正
確
的
翻
譯
覆
蓋
全
世
界
。

這
種
理
想
當
然
美
好
，
我
無
法
反
對
。
但
我
更
認
為
，
在

幫
西
方
學
者
翻
譯
之
前
，
首
先
要
讓
中
國
人
自
己
來
讀
︽
紅

樓
夢
︾
。
雖
然
不
必
每
五
年
讀
一
次
，
但
至
少
一
生
讀
一
次

總
可
以
吧
。
可
是
令
人
沮
喪
的
是
，
太
多
的
中
國
人
一
生
沒

有
讀
過
一
遍
︽
紅
樓
夢
︾
，
這
不
是
捏
造
的
事
實
，
捫
心
自

問
：
中
國
人
，
你
真
的
讀
過
︽
紅
樓
夢
︾
嗎
？

這
還
不
夠
，
我
們
還
要
把
︽
紅
樓
夢
︾
真
正
當
作
一
本
長

篇
小
說
來
讀
。
假
如
你
把
它
當
作
了
歷
史
教
科
書
、
政
治
教

科
書
、
經
濟
教
科
書
來
讀
，
那
你
可
真
對
不
起
曹
雪
芹
老
先

生
。

《紅樓夢》應該怎樣讀？

﹁
華
麗
轉
身﹂
這
個
名
詞
近
年
很
流
行
，

既
容
易
理
解
，
也
給
打
算
或
被
迫
轉
身
的
人

一
個
很
好
的
下
台
階
。
但
轉
身
是
否
華
麗
，

要
看
自
己
的
心
態
。

現
正
在
播
放
的
無
綫
電
視
劇
就
以
︽
華
麗

轉
身
︾
命
名
，
雖
迎
合
潮
流
，
但
嚴
格
來
說
，
這

個
名
字
不
太
準
。
因
為
由
阿
姐
汪
明
荃
主
演
的
昔

日
紅
歌
星
華
芳
凝
並
非﹁
轉
身﹂
，
而
是
復
出
開

演
唱
會
。

角
色
顯
然
為
阿
姐
度
身
訂
做
，
因
為
角
色
的
年

齡
、
身
份
和
性
格
都
跟
她
本
人
相
似
，
只
是
現
實

中
的
阿
姐
沒
有
孩
子
，
而
角
色
更
多
的
是
刻
畫
她

作
為
母
親
的
內
心
︱
︱
一
個
剛
毅
、
冷
傲
而
形

象
優
雅
的
名
女
人
，
背
後
卻
是
一
個
孤
獨
而
感
性

的
女
人
，
這
是
挑
戰
，
幸
好
，
認
真
的
阿
姐
沒
令

人
失
望
。

這
樣
的
電
視
橋
段
不
算
新
，
我
相
信
不
少
人
追

看
的
還
是
汪
明
荃
、
劉
松
仁
、
張
國
強
這
些
老
戲

骨
對
角
色
的
拿
捏
。
阿
姐
今
年
六
十
有
七
，
曾
是

當
紅
歌
星
，
雖
然
她
不
像
戲
中
人
般
曾
因
為
家
庭

而
離
開
觀
眾
視
線
一
段
不
短
的
日
子
，
但
近
半
世

紀
演
藝
人
生
中
的
甜
酸
苦
辣
，
她
的
體
會
不
淺
。

一
些
急
於
上
位
的
年
輕
人
覺
得
她﹁
阻
住
地
球

轉﹂
，
無
綫
官
方
網
站
上
就
有﹁
阿
姐
已
過
時﹂

之
類
的
留
言
。
其
實
，
演
技
就
像
一
杯
老
酒
，
需

要
時
間
慢
慢
醇
化
，
演
員
會
老
，
但
角
色
不
會

老
，
好
演
員
遇
到
好
角
色
，
形
象
會
永
留
人
心
，
像
阿
姐
早

年
的
女
強
人
角
色
洛
琳
。

在
電
視
圈
，﹁
阿
姐﹂
這
個
稱
呼
令
人
敬
畏
，
但﹁
阿

姐﹂
的
地
位
卻
超
然
，
她
不
但
是
無
綫﹁
鎮
台
之
寶﹂
，
也

是
演
藝
長
青
樹
。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的
電
視
台
四
大
花
旦

中
，
李
司
棋
、
黃
淑
儀
和
趙
雅
芝
都
有
一
段
時
間
離
開
過
熒

幕
，
她
卻
一
直
堅
持
下
來
，
演
出
至
今
，
角
色
更
不
斷
突

破
。阿

姐
受
人
尊
重
，
除
了
工
作
認
真
外
，
還
因
為
熱
心
公

益
，
願
意
犧
牲
。
八
十
年
代
中
是
她
演
藝
生
涯
的
重
要
階

段
，
但
她
因
為
擔
任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不
得
不
放
棄
拍
劇
。

因
為
當
年
台
灣
是
無
綫
電
視
劇
一
個
大
市
場
，
人
大
代
表
參

與
拍
攝
的
劇
集
進
不
了
台
灣
。
所
以
，
她
那
段
時
間
主
要
當

綜
藝
節
目
主
持
人
，
並
轉
去
學
做
了
十
年
大
戲
，
更
以
後
起

之
秀
成
為
粵
劇
工
會
組
織
八
和
會
館
首
位
女
主
席
，
十
年
後

再
次
當
選
，
其
間
經
歷
過
兩
次
癌
症
的
侵
襲
。

阿
姐
這
一
趟
轉
身
真
的
很﹁
華
麗﹂
，
而﹁
華
麗
轉
身﹂

何
嘗
不
是
她
的
寫
照
？

阿姐的華麗轉身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說
日
本
人
重
禮
貌
，
守
紀
律
，

看
來
港
的
大
和
遊
客
穿
着
大
方
得

體
，
走
路
規
規
矩
矩
，
公
眾
場
合

中
說
話
陰
聲
細
氣
，
只
要
我
們
不

存
偏
見
，
很
難
不
同
意
，
日
本
人

跑
到
外
邊
，
真
的
不
愁
會
給
自
己
國
家

丟
面
子
。

可
是
看
在
外
人
眼
中
的
評
價
到
底
作

不
得
準
，
要
了
解
他
們
自
己
人
生
活
的

圈
子
，
最
好
還
是
看
一
點
他
們
的
漫
畫

和
小
說
，
那
些
漫
畫
和
小
說
作
者
，
往

往
就
不
經
意
透
露
出
他
們
性
格
的
真
實

面
。有

段
臼
井
儀
人
的
漫
畫
，
主
角
蠟
筆

小
新
逛
書
店
，
他
行
一
步
，
書
店
的
女

售
貨
員
就
狠
狠
盯
一
步
，
小
新
打
書

釘
，
磨
久
不
買
書
，
女
售
貨
員
就
擺
出

晚
娘
臉
孔
出
言
諷
刺
，
老
香
港
讀
者
逛

過
舊
日
某
些
書
店
，
誰
沒
有
過
身
歷
其

境
的
經
驗
。
可
是
到
過
日
本
購
物
的
遊

客
，
都
說
他
們
的
售
貨
員
服
務
態
度
一

流
；
石
田
衣
良
筆
下
的
池
袋
異
類
青

年
，
我
們
讀
來
就
似
曾
相
識
，
如
果
不
是
註
明
譯

本
，
不
落
作
者
名
字
，
全
書
中
文
的
話
，
你
還
以

為
作
者
故
事
中
的
人
物
，
出
自
旺
角
油
麻
地
某
個

角
落
；
他
鄉
遇
故
知
，
本
來
最
容
易
觸
發
鄉
里
情

懷
，
可
是
大
江
健
三
郎
就
說
過
，
移
民
歐
洲
的
東

京
人
碰
上
東
京
人
，
如
果
對
方
不
說
英
語
說
日

語
，
就
會
遭
受
歧
視
，
我
們
兩
地
三
岸
的
同
胞
，

也
不
至
於
有
這
樣
的
德
性
。

從
松
本
清
張
、
村
上
春
樹
筆
下
人
物
的
細
緻
描

寫
，
便
發
覺
到
日
本
人
表
裡
有
不
自
覺
的
落
差
，

除
了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的
國
人
對
自
己
國
家
盲
目

的
服
從
，
他
們
都
少
不
了
人
性
的
缺
點
和
弱
點
：

諸
如
排
斥
異
己
、
心
存
妒
忌
、
口
是
心
非
…
…
旅

居
日
本
多
年
的
親
友
，
就
切
身
體
會
過
日
本
人
的

九
十
度
鞠
躬
，
不
過
是
出
自
身
體
機
械
本
能
。

美
國
文
化
人
類
學
者
露
絲
潘
乃
德
的
名
著
︽
菊

與
刀
︾
，
對
日
本
人
的
雙
重
性
格
剖
析
得
淋
漓
透

徹
，
那
民
族
菊
花
面
目
背
後
隱
藏
的
軍
國
主
義
靈

魂
，
多
麼
教
人
不
寒
而
慄
，
猶
幸
這
樣
的
民
族
裡

頭
，
還
出
了
一
大
群
如
夏
目
潄
石
、
井
上
靖
、
大

江
健
三
郎
等
明
辨
是
非
的
良
心
作
者
，
勇
於
為
公

義
而
譴
責
他
們
的
國
家
。

菊花為貌刀為心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
一
帶
一
路﹂
框
架
下
，
隨
着﹁
絲
綢

之
路
經
濟
帶﹂
和﹁
二
十
一
世
紀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
整
個
亞
洲
地
區
必
然
大
顛

覆
，
中
國
區
域
開
放
與
多
邊
合
作
將
會
面

臨
不
同
機
遇
與
挑
戰
。
陸
上
貫
通
中
亞
、

俄
羅
斯
至
歐
洲
；
海
上
貫
通
中
亞
、
南
亞
、
印

度
洋
。
香
港
得
天
獨
厚
，﹁
一
國
兩
制﹂
已
是

世
界
性
政
策
創
新
。

博
鰲
亞
洲
論
壇
二
零
一
五
年
年
會
已
於
三
月

順
利
舉
行
，
主
題
為﹁
亞
洲
新
未
來
：
邁
向
命

運
共
同
體﹂
，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在
開
幕
致
辭

時
強
調
，
亞
洲
邁
向
命
運
共
同
體
，
必
須
堅
持

各
國
互
相
尊
重
、
平
等
相
待
、
合
作
共
贏
、
共

同
發
展
。
今
天
亞
洲
取
得
發
展
成
就
，
是
整
個

亞
洲
人
民
一
步
一
腳
印
，
世
代
相
傳
努
力
奮
鬥

的
成
果
。

作
為
年
輕
人
如
何
把
握
這
個
時
代
巨
輪
機

遇
？﹁
博
鰲
亞
洲
青
年
論
壇
︵
香
港
︶﹂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開
始
辦
第
一
屆
，
每
年
以
青
年
為
主

設
立
論
壇
，
從
青
年
視
角
、
教
育
、
文
化
及
經

濟
的
角
度
去
分
析
宏
觀
亞
洲
局
勢
，
探
討
亞
洲

的
優
勢
動
力
如
何
推
動
創
新
，
讓
青
年
可
以
在

亞
洲
經
濟
變
化
中
思
考
自
身
定
位
和
將
來
發

展
。
就
像
二
零
一
三
年
，
各
國
通
過
創
新
為
經
濟
增
長
尋

求
新
增
長
源
，
主
題
為﹁
創
意
青
年
創
新
亞
洲
；
攜
手

共
創
美
好
未
來﹂
。
而
二
零
一
五
年
以﹁
結
構
變
革
中
的

亞
洲
：
青
年
的
前
瞻
與
角
色﹂
為
主
題
，
由
昨
日
︵
二
十

日
︶
起
一
連
兩
天
在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舉
行
，
探
討
範

疇
包
括
：
教
育
、
科
技
、
創
業
、
創
新
、
文
化
，
期
望
青

年
人
參
與
其
中
能
跳
出
傳
統
思
考
框
框
，
以
亞
洲
命
運
共

同
體
概
念
透
視
未
來
發
展
，
有
所
得
着
。

青年的前瞻與角色 思旋
天地
思 旋

現
代
的
環
保
觀
念
，
是
節
約
能
源
。
生
活
上

最
常
能
夠
做
到
的
，
就
是
慳
水
和
慳
電
。

慳
水
的
方
法
，
最
好
就
是
洗
澡
時
不
要
用
泡

的
，
用
花
灑
沖
，
而
且
不
要
超
過
五
分
鐘
。
我

租
住
的
房
子
很
小
，
沒
有
空
間
放
浴
缸
，
在
慳

水
問
題
上
，
自
然
可
以
做
到
上
述
的
要
求
。
不

過
，
如
果
去
理
髮
店
理
髮
時
，
洗
頭
師
傅
洗
完
再

洗
，
沖
完
再
沖
，
可
見
慳
水
這
個
觀
念
，
不
可
能

在
需
要
用
水
的
營
業
場
所
達
到
了
。

慳
電
呢
？
有
多
少
人
可
以
在
不
用
電
器
時
拔
去

插
頭
，
用
時
再
插
上
？
有
多
少
人
會
隨
手
關
燈
？

有
多
少
人
會
減
少
看
電
視
和
打
電
腦
的
時
間
？
而

且
夏
天
來
了
，
都
市
密
閉
的
空
間
，
有
多
少
人
能

忍
受
炎
熱
而
不
開
冷
氣
？
又
有
多
少
人
會
做
到
慳

電
的
建
議
，
開
冷
氣
時
開
小
點
而
加
個
電
風
扇
？

特
別
是
對
於
拔
掉
插
頭
慳
電
上
，
相
信
多
數
人

認
為
慳
得
的
用
電
度
數
很
有
限
，
認
為
慳
得
了
幾

塊
錢
，
而
日
日
又
拔
又
插
，
不
如
就
算
了
。

最
近
看
到
有
專
欄
文
章
說
到
，
中
電
推
出
一
個﹁
過
電﹂
計

劃
，
就
是
平
常
家
居
生
活
用
電
量
，
如
果
能
夠
減
少
，
那
麼
減

少
的
費
用
，
就﹁
過
電﹂
給
獨
居
長
者
，
因
為
他
們
平
常
為
了

節
省
開
支
，
既
不
開
電
風
扇
，
又
不
開
燈
，
寧
可
生
活
在
炎
熱

和
黑
暗
的
環
境
中
，
也
要
死
慳
死
頂
。
而
這
個﹁
過
電﹂
的
計

劃
，
就
是
把
節
省
下
來
的
電
費
，
過
戶
給
這
些
老
人
家
，
讓
他

們
晚
年
貧
困
的
生
活
可
以
過
得
舒
適
一
些
。
亦
即
是
說
，
如
果

你
是
中
電
客
戶
，
平
常
交
五
百
元
電
費
，
但
在
此
計
劃
下
，
你

慳
電
的
結
果
是
只
用
了
四
百
五
十
元
的
電
，
那
五
十
元
就
過
戶

給
獨
居
長
者
。

雖
然
我
居
住
港
島
，
不
是
中
電
客
戶
，
但
看
到
這
個
深
具
創

意
的
計
劃
，
也
禁
不
住
對
家
人
說
，
大
家
來
為
環
保
盡
一
分

力
，
一
起
慳
水
慳
電
吧
！

慳水慳電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我的眼前攤開着《安妮日記》，一頁一頁往下
讀，內心的感受難以言表。一個只有十三歲，正
待含苞欲放的花季少女，卻不得不隨家人一起躲
在不見天日的「秘密小屋」裡，長達兩年之久，
沒有別的原因，就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人類的罪
惡再莫過於此了，《安妮日記》裡的每一個字，
都是對此惡行的控訴！然而，這個還未成年的女
孩子，卻是用她對人類深懷的悲憫寫下這一篇篇
日記的。
《安妮日記》停留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因

為八月三日，納粹警察突襲了「秘密小屋」，躲
在小屋裡的八個人全被逮捕，送往關押猶太人的
集中營，那時候戰爭已經接近尾聲，盟軍開始大
規模反擊，納粹德國節節敗退，但他們仍然在作
垂死掙扎。就在集中營被解放的前一個月，安妮
死了。小屋裡的八個人，除安妮的父親之外，無
一倖存：安妮的母親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絕食而
死；小屋裡的另一家，達恩先生被送進了毒氣
室；達恩太太被關進集中營後不久就死了；他們
的兒子，安妮的小戀人，十七歲的皮特下落不
明，多年後有人證實他是在納粹摧殘年輕人的
「死亡行軍」中喪生的；小屋裡還有一位牙醫杜
賽爾先生，被送往德國，死在諾因加默集中營；
而安妮和她的姐姐，死於集中營裡流傳的傷寒
症。這是我在「秘密小屋」裡獲知的信息，參觀
「秘密小屋」的整個過程，我的眼裡一直含着滿
眶的淚水。
「秘密小屋」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邊，

是一棟有幾層樓的普通建築物。當年，這棟建築
歸安妮父親所管理的荷蘭一家食品加工公司擁
有， 底層是庫房，二樓是辦公室，三樓是會議
廳，會議廳裡有一個書架，擋着一扇隱秘的門，
這門背後有一個陡峭狹窄的樓梯，就是通向「秘
密小屋」的。

到達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天，我們就帶孩子們去
看「秘密小屋」，卻被頂着寒雨，轉過幾個街角
的排隊長龍嚇住了，被告知要排兩三小時的隊才
能進去，看着孩子們衣着單薄，我們只好作罷。
離開阿姆斯特丹的最後一天，我們又去了「秘密
小屋」，依然是看不到頭的長龍，但這一次，我
們通過郵船公司，每人花了比門票多四倍的價
錢，終於不需要排隊就可以進去了。
走上那個陡峭狹窄的樓梯，你會看見《安妮日

記》裡描繪的每一個場景：8個人輪流使用的衛生
間；削土豆、洗士多啤梨的小廚房；安妮和杜賽
爾先生共用的臥室；可以望見外面鳥兒飛翔和飛
機轟炸的小天窗；皮特的小閣樓，也是安妮在躲
藏的日子裡最喜歡去的地方……所有這一切讓你
不堪想像，你無法相信這八個人，在這樣一個小
小的空間裡躲藏了兩年之久，一分鐘也沒有離開
過！
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者，這是無法做到的。有

四個安妮父親的同事和下屬，在兩年裡從不間斷
地幫助他們。要知道，窩藏猶太人被納粹發現是
要砍頭的，但正義和良心給了這四位好朋友信心
和勇氣，他們義無反顧地提供幫助，直到最後有
人告密，四個人都被抓，好在那時戰爭快結束
了，被抓的人最後都安然無恙。至於告密者，至
今仍不知曉，有人懷疑是庫房裡幹活的工人。
而最讓我痛心的是安妮，這個心地善良，有着

獨立超群的思想，又具備如此卓越寫作才華的女
孩，剛過完十五歲生日不久就離開了人世。她死
後不到一個月，納粹就投降了，集中營就解放
了，被關押的猶太人就重獲自由了。安妮，如果
你能等到那一天，你就能撲進夏天的懷抱，呼吸
新鮮的空氣，置身在花的海洋裡，傾聽鳥兒盡情
地歌唱，還能重新背上書包，和你的朋友們一起
去上學，這不都是你在日記裡反覆表達過的心願

嗎？哦，就這一個月，你卻沒有等到……寫到這
裡，我又一次淚流滿面。
安妮在日記裡寫道：「終有一天，這場可怕的

戰爭會結束，那個時刻即將到來，我們這些人將
重新成為人，而不僅僅是猶太人！」
她又寫道：「我知道我要什麼，我有我的目

標，我的觀點，我的信仰和愛。我要活下去，永
遠活在人們心中！」
安妮和她的日記一起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如

今，「秘密小屋」變成了「安妮．法蘭克之
家」，每年有上百萬人來此參觀；她的書被翻譯
成幾十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幾千萬冊，成為二
十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書籍之一；上世紀五十
年代，《安妮．法蘭克的日記》被改編成話劇，
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上演，當這個劇目於一九五六
年十月一日，在四個德語國家的七大城市同時上
演時，帶來空前轟動，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德國民眾為他們在二戰中對猶太人的所作所為，
感到深深的愧疚。人們逐漸明白，紀念安妮，就
是紀念所有被迫害的猶太人，就是提醒人類牢記
歷史的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然而，這樣的悲劇真的不會再重演嗎？離開

「安妮．法蘭克之家」的時候，我十二歲的小女
兒在留言簿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令我感到悲
哀的是，戰爭、無數生命的喪失，並沒有改變一
個事實，人們依然在彼此輕視，種族歧視、信仰
歧視、性別歧視、性取向歧視等等，像是當年對
猶太人的清洗運動至今仍在繼續，但沒有人意識
到這一點。」這樣的事情還可能會再發生，這一
念頭糾纏着我。
女兒的話在我心裡產生很大震撼，她說得不

錯，看今天的世界，各種歧視依然存在，文明之
衝突導致的戰爭時有發生，ISIS組織還在濫殺無
辜……這一切都在表明，悲劇有可能重演。然
而，這世上仍然有善良正直的力量，抵擋邪惡的
蔓延。我的女兒，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已經有了
憂患意識和悲憫情懷，已經開始對人類事務加以
關注和思考，這不正是希望所在嗎？「安妮．法
蘭克之家」也正承擔着一個使命：致力於世界的

教育事業—反對種族歧視，加深世界各地年輕人
之間的了解，他們特別設立一個國際青少年中
心，作為各國青少年交流的場所，常會舉辦一些
有關國際問題的講座和討論會，但願這些努力都
不會白費。
在「秘密小屋」裡寫成的《安妮日記》被完好

地保存了下來，正如恩斯特．施納貝爾所言：
「她的聲音被保存下來，這是幾百萬沉默者中的
一聲吶喊，雖然這個吶喊聲是那麼的微弱……但
它比殺人者的嚎叫聲更持久，比這個時代中所有
的聲音更響亮！」

重訪「秘密小屋」

百
家
廊

王
曉
丹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安妮日記》是上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書籍
之一。 網上圖片


